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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Zhao

李 　钊 　 地雷爆破专家 。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３
日出生 ，河北省无极县人 。 １９６４ 年毕业于西安
工程兵工程学院 。总装备部工程兵科研一所高
级工程师 ，专业技术少将 。 我军地爆专业领域
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为我军地爆工程装备和地
爆专业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主持 、承担
了多项重点型号装备的研制 ，取得了重要的研
究成果和显著的军事经济效益 。研制成功多种
型号防坦克地雷和快速机动布雷系统装备 。 获
全国科学大会奖 １ 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项 ，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 项 。 １９９９ 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１９４０ 年 ２月 ，我诞生在华北平原无极县一
个叫东侯坊的村庄 ，生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四
天后就是大年初一 。 春节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
节日 ，又生了儿子 ，家里本应欢欢乐乐地庆贺几
天 ，不过这个春节一点也欢乐不起来 。 １９４０ 年
２月正是日本鬼子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全面“扫
荡”的开始 。我出生不久 ，为躲避“三光”政策的
屠戮 ，便在母亲的怀抱中 ，随乡亲们四处逃难 ，
吃够了苦头 ，至今还留下见风流泪的毛病 。 ３
岁时 ，为了安全 ，父亲便把母亲 、哥哥 、姐姐和我
接到他工作的城市 ——— 北平 。

父亲李冠英是位纺织专家 ，先后在北平 、天
津 、石家庄等地的纺织厂工作 。 早期任技术员 、
工程师 ，建国以后 ，担任过多个纺织厂的厂长和

华北纺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母亲薛华是位典
型的勤俭贤惠家庭妇女 ，一生操持家务 ，照顾丈
夫 ，养儿育女 ，连孙女 、外孙都是她一手带大的 。
她未正式上过学 ，但能读书看报 ，全靠自学 。记
得新中国成立初 ，工厂组织职工家属补习文化 。
母亲那时已近 ５０ 岁 ，而且已能看书看报 ，白天
操劳一天 ，晚上仍坚持上夜校 ，学语文 、学算术 ，
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 父亲工作忙 ，很少有
空闲时间关照我 ，不过他朴实的作风和正直的
品德 ，对我自小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特别是他
对孩子们的要求 ，“认认真真干事 ，老老实实做
人” ，成为我一生做人的原则 。父母对孩子的要
求很宽松 ，不像现在的父母对孩子有那么高的
期望 ，也没有那么多的干涉 ，对我们的想法一般
都很支持 。我小时候 ，好奇心很强 ，做过不少淘
气的事 ，爬上凳子 ，拧下开着的灯泡 ，看怎么会
亮的 ，不幸被电着 ；家中养的花结了果 ，连花带
果揪下来 ，用刀切开看看究竟 ，把手划破 ；闹钟
也要偷偷拆开 ，看看指针为什么会动 ？ 有的东
西只会拆不会装 ，散落一堆 ，妈妈从来也没有为
这些事大声训斥过 。我还很喜欢自己动手做东
西 ，把零花钱攒起来买一些小零件 ，装矿石收音
机 、小电铃 、小电动机 ，当然也有花了钱什么也
装不起来的时候 ，妈妈从来也没有批评我乱
花钱 。

贪玩 ，不认真学 ，靠小聪明 ，小学 、初中成绩
很一般 ，真正自觉认真读书是上高中之后 。 石
家庄第一中学是河北省重点 ，师资力量雄厚 ，学
习气氛很浓 。 学生多来自周围各县 ，吃住在学
校 ，学习非常刻苦 ，每天在教室学到很晚 。 我们
几个家住石家庄的同学 ，虽然离学校不远 ，为了
方便 ，也住在学校 ，这种氛围对我很有感染 。暑
期 ，我还和两位要好的同学组成兴趣小组 ，起名
“顿之” ，寓意纪念牛顿 、祖冲之 ，涉猎一些课外
书籍充实自己 。 记得一位同学从他教数学的父
亲那里翻到一册日本高中数学习题集 ，我们便
沉浸在题海中 ，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 ，也得到无
穷的解题乐趣 。 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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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经常组织同学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 我是校
射击队的队员 ，小口径步枪取得过石家庄团体
第一的成绩 。 我们还到炮兵部队锻炼 ，到山区
抗旱 ，还参加过修铁路 、修水库劳动 。 总之 ，三
年高中生活丰富多彩 ，对身心健康成长大有好
处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 高中毕业面临人生
重要选择 ，我原本想学航海 ，报考军校是姐夫邱
志君的影响 。 他是“哈军工”四期学员 ，写信介
绍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情况和培养目标 ，
谈到国家迫切需要优秀的军事工程师 ，他的话
吸引了我 。 不过 ，真正树立为国防事业奉献终
生的信念 ，是五年军校培养和部队教育的结果 。
我的军校生活分两个阶段 ，一 、二年级在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系 ；三 、四 、五年级在
西安工程兵工程学院 。 为加强高新技术军事工
程技术人才的培养 ，中央决定“哈军工”原有空
军 、海军 、炮兵 、装甲 、工程 、防化等系的常规兵
器部分迁往其他城市 ，扩建为独立的军事工程
学院 。 原址组建新系重点培养导弹 、核军事工
程技术人才 。

两个阶段的军校生活 ，由于条件不同 ，差别
很大 。 哈尔滨人称“东方莫斯科” ，“哈军工”的
各种教学及生活保障条件在全国也属一流 。 我
入学时 ，苏联专家还未撤离 ，按苏军要求 ，对学
员一日生活制度非常严格 ，同时对学员生活照
顾也很周到 ，目的让学员更专心学习 。 西安工
程兵学院的院址选在长安县清华山脚下的风雨

口 ，周围环境与偏远农村无异 。 １９６１ 年刚搬到
时 ，只有少量教职员办公的平房和两幢二层简
易宿舍楼供单身教员和学员住 。西安的军校生
活与哈尔滨完全两样 ，边学习边建校 ，我们班的
任务是利用课余时间爆破教学大楼地基中的大

块岩石 。学校生活有类似“抗大”的味道 ，上课
在栗子 、核桃 、柿子树下 ，坐在“马扎子”上听课 、
记笔记 。讨论 、自习挤在 １０ 人一屋的宿舍中 ，
挤坐在床铺上 。 宿舍没有上 、下水道 ，洗漱用楼
外水池中积存的溪流 ，洗澡只能利用星期天躲
到偏僻溪涧 。 生活也很艰苦 ，几乎天天吃小米

饭 ，菜多是煮茄子 、熬白菜 ，吃饭要格外当心牙
被沙子硌痛 。 为了改善生活 ，各班都要开荒种
菜 ，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 ，老乡生活也艰
苦 ，有时菜成熟了 ，被老乡收走 ，学校要求不许
有怨言 。 两个军校生活截然不同 ，但“哈军工”
的办校方针没变 ，培养的目标没变 ，从某种意义
讲艰苦的条件更能锻炼人 ，西安工程兵工程学
院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 军校生活是我人生
的重要历程 ，不仅令我打下坚实的科学技术理
论基础 ，还培养我成为有良好军事素养和思想
道德品质的合格军人 。

１９６４年军校毕业后 ，分配到军委工程兵科
研设计院 ，在首都警卫师当兵锻炼一年后 ，踏进
太湖之畔的工程兵科研一所 。 由于参加 “四
清” 、“社教” 、“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 ，耽误了不
少宝贵时光 ，直至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才正式承接了我
的第一项科研任务 。 因为中苏边界斗争的需
要 ，军委工程兵下达研究我国自己防坦克地雷
的紧急任务 。 我们与工厂组成三结合研制小
组 ，住在工厂 ，吃在工厂 ，没白天 、没晚上 ，把憋
了几年的劲全力投在工作上 。地雷结构以及组
装工艺全是新的 ，“三结合”小组不仅搞设计 ，还
要负责成品组装 。 一共四五个人分不开 ，最紧
张的时候 ，三天三夜连续工作在车间 ，困得不
行 ，只能抽空坐在椅子上眯一眯 。 备试品按计
划组装成功 ，第一次试验 ，坦克通过后全部可靠
动作 ，工程兵两位副司令员亲自到现场了解试
验情况 ，给“三结合”小组很大鼓舞 。 部队指战
员也非常高兴 ，记得在东北部队试验后 ，看到我
国研制了性能那么好的地雷 ，一定要我们把剩
下的试验品留给他们 。 他们讲 ，炸毁苏军最新
式 T ７２ 坦克的地雷 ，用的是仿制苏联 １９４６
年的产品 ，有了自己的地雷 ，恨不得马上用到珍
宝岛前线 ，给我们争口气 。 × × 防坦克地雷参
加全军反坦克武器汇报表演 ，周总理看到被炸
毁的试验坦克非常满意 。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又
开始研究性能更先进的两种型号 ，我提出一种
国际上没有的耐爆原理 ，设计了多次耐爆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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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使地雷准爆率和耐爆能力又有很大提高 。
１９７２ 年 ，两种新型耐爆地雷被批准设计定型 ，
大量装备部队 。 短短四年 ，我国不仅有了自己
的制式防坦克地雷 ，而且性能由仿苏二战水平
一步跨越到国际最先进水平 。

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 ，正当我想休整一下 ，
喘口气的时候 ，偶然在国外文献中发现了一条
地雷最新动向的报道 。 为抗击苏军可能的集群
坦克高速冲击作战 ，西德提出“电子播种”构想 ，
利用地面火箭炮 ，远距 、机动 、快速把地雷大面
积撒布到坦克的冲击路线上 ，迟滞其进攻速度 ，
以赢得抗击准备的宝贵时间 。 当时 ，在西德访
问的美国防部长莱尔德观看了用 １１０ 毫米火箭
炮布撒地雷的演示后备加赞赏 。我们根据国外
最新动向 ，向上级积极提出研制快速机动布雷
系统的建议 。 叶帅和军委首长在观看部队用火
箭布雷和扫雷的革新器材后 ，对布雷给予充分
肯定 ，并提出射程再远一点 ，地雷再小一点 ，不
用坦克压上就能爆炸的具体要求 ，与外军发展
不谋而合 。 研制我国快速机动布雷系统的任
务 ，列入“六五”常规兵器 ２１ 个重点发展项目计
划 。 那时 ，看到的仅是一条简短信息 ，没有照
片 ，也没有稍为具体一点的描述 。 地雷在火箭
弹中怎么装填 ？ 怎么推出 ？ 如何保证地雷稳定
直立落地 ？ 关于感应式反车底可撒布地雷的结
构 ，没有资料 ，没有经验 ，全都从零开始 ，科研攻
关的艰辛和时间的花费可想而知 ，一干就是十
年 。 冬季 ，可撒布地雷在不同土壤 、地貌下的可

靠站立是一个重点难题 。 每年冬季 ，冒着零下
３０ 度的严寒 ，在冰天雪地中进行野外试验 ，跑
遍了牡丹江 、齐齐哈尔 、白城草原和张北壩上 。
经过数百次改进 ，上千次试验 ，克服一个个困
难 ，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 ，终于出色完成研制任
务 。 １９８４ 年 ，国家一级定委批准设计定型 ，使
我国地雷 、布雷装备发展跟上国际步伐 ，中国 、
西德 、苏联 、美国并列成为最先拥有快速机动布
雷装备的国家 。 火箭布雷系统装备部队 ，为我
军反坦克作战 ，远距离拦截 、阻滞敌高速冲击的
坦克集群 ，为直射反坦克兵器创造更有利的战
机 ，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 。 世界各国经 ３０ 年完
成了快速机动布雷装备的发展 ，以飞机 、导弹 、
火箭炮 、火炮 、车辆抛射装置为平台的多种布雷
系统 ，使地雷性能和地雷战作战运用产生了“革
命性”变革 。

我从事科研组织管理领导工作后 ，先后出
任总设计师 、顾问 ，又完成了 × × 抛撒布雷系
统 、× × 综合扫雷系统 、× × 破障艇 、× × 远程
火箭布雷系统研制任务 ，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作为骨干工程装备列入装备体制 。分别获得全
国科学大会奖一项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
二等奖两项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 。

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 ，武器装备发展日新
月异 ，同样 ，地雷战装备为更好适应未来信息作
战需要 ，正向着智能化 、信息化方向不断深入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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